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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如梭，光阴似箭，不经意间毕业

离开清华已经穿越了63个春夏秋冬。在美

丽的清华园中度过的两千多个日日夜夜，

每每想起来仿佛就在昨天。

学习在清华

1955年7月，我在南京市金陵中学毕

业。高中时曾两度入选南京市足球代表

队，参加过1954年江苏省六市足球赛和

1955年的全国大中城市足球锦标赛。比赛

回校之后，体育老师鼓动我报考体育院

校，还说我将来会成为足球国手。在高考

报志愿时，我对自己能否成为足球国手心

存疑虑，交志愿前一小时，神差鬼使般地

我竟然随大流改成了理工科大学，最后又

奇迹般地被清华大学录取。

1955年，我进入清华学习，分在房01
班。但我的心理状态还是一个中学生，调

皮捣蛋的习性丝毫不减，功课从来不预

习、复习。一日三餐在运动员餐厅吃饭，

体育锻炼在足球队训练，周末比赛随队

出征，班级同学基本上很少见到我。然

永远是“清华少年”
○刘志湘（1960 届土建）

而，班级同学对我却十分关心，1956年元

旦时，王蕴若同学送我新年礼物，日记本

首页写下：要做胸怀远大抱负的人……罗

淑媛同学找我谈心，鼓励我在思想上要有

所追求。他还同卓乃金同学帮助我，介绍

我加入了共青团，使我逐渐融入了班集体

中。全班同学相互关心、团结友爱，人人

为班集体争做贡献。我们班没有一名校田

径运动员，但却在1957、1958两届系运动会

上获得冠军。

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我们班

有三分之一同学被抽调去了“工读班”。

清华园里师生员工敢想敢干，土木系曾设

想以竹代钢筋研制竹筋混凝土沟盖板；为

减轻建筑结构自重，研究陶粒混凝土，等

等。遵照“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教育方

针，我们三年级的实习参加了校内通用车

间的工地劳动，不少同学分散到北京市内

各建筑工地与工人师傅同劳动。

1959年的毕业设计是“真刀真枪”的

工程设计项目。起先，我参加了北京市地

铁车站斜隧道结构设计组，不久因苏联毁

约，停供盾构机，工程项目下马。随后我

被分配到解放军艺术剧院眺台结构设计

组。在杨式德教授指导下，我们完成了眺

台框架与台板结构共同受力作用下的理论

计算公式，其后，还要用1:20眺台模型负

荷试验来验证公式。组长戚以亭独揽眺台

有机玻璃模型制作、熔化铅锭铸成载荷小

块等工作；吴小平、鲁竞负责试验过程。

我每天下午要准时参加校足球队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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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只能干些零碎的工作。

半年后，工作接近尾声的一个下午，

罗淑媛带领几位房04班同学来到眺台组，

让我安排他们参加结构设计组的计算工

作。我当即心领神会，这是组织对我的信

任，让我这个从未承担过社会工作的“小

白丁”充当一下“小领导”。最终，他们

的计算结果与我的结果相当吻合。

足球新征程

1955年9月，经校足球队守门员李鸿

谋向翟家钧指导举荐，我成为清华大学足

球队的“准队员”。几天后，我在清华与

国家一机部的足球友谊赛上首秀，清华2:0
取胜，开启了我在清华的足球新征程。

11月，北京市的1955—1956年度一级

联赛打响。清华是上届冠军，卫冕首站在

北京大学，迎战中央体育学院（今北京体

育大学）。清华队因几位主力球员毕业离

校实力大减，而体院队则由运动系足球班

专业运动员组成，实力相差悬殊。上半场

的局面呈一边倒，体院队轻松连进4球。

坐在主席台观战的钱伟长教务长非常着

急，翟指导便给他说明情况。钱伟长先生

建议把我从左前卫调到中卫。我在高中时

有三年中卫的历练，所以踢中卫得心应

手。下半场，在左后卫张叔鹏、右后卫张

永仁的默契配合之下，我们化解了体院的

多次进攻；守门员徐民苏也表现出色，下

半场仅失一球。主要还是翟指导部署“防

守反击”战术得当。在翟指导的精心调教

下，经过阵容调整，新队员加入，清华队

在赛场上的颓势很快扭转。但最终因前半

赛程成绩不佳，仅排名第四。

1956年春，清华男女篮、男女排、足

球队共有十几名队员获得首批国家球类二

级运动员证章，足球队队长许世杰和我名

列其中。

1957年春，翟指导通知我到先农坛体

育场参加北京市青年足球队（18岁以下）

选拔；6月，班团支部组委郑小筠通知我

去地坛体育场报到，参加北京市青年队

集训。但我却因为放心不下生病的母亲，

放弃了这次集训和赴大连的全国青年足球

赛。1958年9月，翟指导通知队长关仁卿

和我去体院报到，体院负责接待运动员报

到的工作人员，以体院足球队是北京高校

足球冠军，应11人入选为由，把我的名字

从报到的名单上勾去，换上体院球员。他

们事先不同清华体育教研组商榷，让我亲

自登门吃闭门羹，令我无法忍受！ 
一星期后，怨气未消的我随清华田径

队到北京工学院参加北京西郊高校田径运

动会，参加三级跳远比赛成绩不佳，我萌

生回校后加练田径的念头。心想我在校运

会上获三级跳远亚军，系运会上独揽跳

远、三级跳远、110米栏三项冠军，若在

足球队里兼练田径肯定还会提高成绩。回

1958 年 4 月，房 02 班在土建系田径运动

会卫冕冠军后合影。后排班旗左第一人为作者

刘志湘



我与清华

2024年（夏） 37

校后，在足球队体能训练时，我悄悄地上

了田径场。队友们对我的自由散漫非常不

满，终于在1959年一次队会上批评我无组

织无纪律，个人英雄主义，锦标主义……

当时正开展轰轰烈烈的“红专大辩论”，

我误以为是把我当“靶子”来批判我，心

中极为不满。我在田径场上跑、跳、投什

么都练，被校田径队全能组陈伟光看到，

他问我是不是喜欢十项全能运动，不如来

田径队练十项全能，我非常心动。

足球队团支部察觉出我有离队的苗

头，及时联系了房01班团支部。罗淑媛同

学来跟我谈话，在听取我的怨气之后，她

帮我分析，说不该把体院篡改队员名单的

怨气发泄到校足球队；还指出我还想提高

田径成绩，这里面就掺有个人英雄主义。

一番谈话说得我心服口服，转队念头顿时

烟消云散。每当我迷茫之时都能得到团组

织的帮助和指导。

在足球队中，翟先生对我的指导和帮

助也令我印象深刻，铭感至今。刚进足球

队时，我抢断球后总习惯在脚下盘带几下

再传给队友。翟指导见我屡教不改就耐心

给我解析，中卫的位置非常重要，告诫

我这样做非常危险，还会拖

延进攻时间，贻误战机。他

曾幽默地形容我的两条腿像

两把“大扫把”，这是他对

我发挥“清道夫”作用的肯

定。有一场跟北京工学院的

比赛中，对方前锋趁我不备

将球轻轻挑过我的头顶，举

脚射门，千钧一发之际，我

用手轻轻一拨，化险为夷。

赛后，我还在为自己用身体

遮挡瞒过裁判法眼的手球动

作沾沾自喜时，翟指导悄悄走过来严肃

地对我讲：“救球有功，但有背体育道

德！”这使我非常惭愧。

2014年11月，我回校参加清华大学体

育代表队成立60周年活动，田端智先生在

回顾清华足球队历史时说，1958年国家足

球队到清华进行出国前的热身，友谊赛后

他们相中了关仁卿、高鸿远和我，但学校

表示学生还是要学完专业课。这时，我突

然记起郑小筠曾几次说过，我毕业后应该

进国家队，那样对国家贡献会更大。看

来她是了解很多情况的，我与国家足球

队擦肩而过，却蒙在鼓里几十年。

在长春光机所

清华学习五年半后毕业分配，我开始

填报的都是大城市单位，在同学提示下，

我遂把不合时宜的志愿改为：1.党的需要；

2.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3.到边疆去。结

果，我被分到吉林省中科院长春光机所。

1961年2月28日，我到单位报到，所

人事处安排我到中科院0308厂（光机所的

工厂）搞基建；一年后调到42室，室主任

张顺天是清华1950届机械系学长，另外还

1958 年 5 月，在清华西大操场，清华足球队与国家足球队

举行友谊赛之后合影。后排左 2 为夏翔教授，左 10 为作者刘

志湘；蹲排左 1、左 2为田端智、翟家钧两位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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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邓树森（1957届汽车）、赵安庆（1961
届机械）、李永德（1962届机械）等。

第三年，我调至科技处技术条件室，

承担全所实验室的建设工作。接受的第一

项工作是解决16室国内第一代103#电子计

算机机柜中电子管的冷却降温，最后顺利

完成。第二项任务是解决14室光栅实验室

恒温隔振问题，这可是当时国内恒温精度

最高的实验室，令我束手无策。情急之下

唯有向母校求援一条路。清华土建系领导

非常重视，1963年10月，派出建筑物理教

研组张昌龄副教授、讲师陶德坚，以及暖

通教研组吴增菲副教授、助教陈肇基、实

验员孙祥泰一行五人来到长春。到达当天

就马上开展工作，用了不到一周时间就统

统解决问题，也没有收取任何费用，连来

回交通费都是回系里报销。我在陪同清华

老师们工作的过程中，学到了许多书本上

难以学到的知识，在后面的各项任务中也

都能从容应对。

1965年，我接到0308厂2#机加工厂房

内1000m2恒温室设计任务，经去哈尔滨量

具刃具厂等单位参观取经，用恒温车间回

周走廊替代回风系统的管网设计取得成

功。最后由0308厂技术厂长王守中（1937
届机械）带领计量室技术人员验收通过。

之后，又承担了国家计委重点科研项目要

求的空气清洁度100级的超净实验室。

1965年，我接到41室观察跟踪人造卫

星、导弹空中轨迹的150#圆顶楼设计任

务。王大珩所长亲自带领41室副主任和

我，到位于北京北沙滩的北京天文台参

观，并拿到需要的各种图纸和资料，最后

我毫不费力地圆满完成了设计任务。

最为难忘的是，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

后，长春光机所承担国家赶超世界先进水

平的216#光学天文望远镜中大光栅的研制

任务。长春市高度重视，提前在南湖公园

中选取了实验室建设用地。我是这项国家

重点工程项目负责人。我们首先进行了环

境振动测量，又调研借鉴了国外先进的隔

振方法，形成了我们自己的方案，交所学

术委员会通过。然后，我带着隔振方案和

各种数据资料，与赴京开会的王大珩所长

一起，送到了中科院新技术局，设计方案

当场通过。

大光栅实验室的建设最后是由北京建

筑设计院来进行设计。设计合同签订之

后，我与各专业设计负责人见面，项目总

负责人竟然是我房0班的老同学冯康曾，

建筑专业、空调专业设计负责人分别是邱

子长（1962届建筑）、奚隆兴（1964届土

建），都是清华校友。

我的工作多次获得王大珩学长的肯

定，他曾在一次全所大会上批评某部门时

说：“要我相信某设计院，不如相信一个

刘志湘。”有几次，专家对我这个资历浅

的设计者提出质疑时，王所长都以“刘志

湘是所里实验室设计专家，应尊重他的意

见”来平息争论。

1981年10月，光学传道函数实验室竣

工验收，恒温、空气洁净度均达到要求，

隔振基础在实际工作中也纹丝不动。十

分遗憾的是，该实验室的主人蒋筑英于4
个月前出差时突发疾病英年早逝，年仅43
岁。这在当时引起国家上下对知识分子健

康状况的重视。我也由此得到启示：“为

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绝不是清华为鼓励

学生锻炼提出的一句口号而已。

南下特区

到了80年代中期，深圳、珠海、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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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特区建设日新月异，国家允许人才流

动，所里不少人开始南下加入特区建设的

洪流。此时，我手上也没有什么重要的项

目，不甘寂寞的我跃跃欲试。1985年，我

如愿以偿调至厦门经济特区，先在一设计

公司，后又跳槽到厦门彩色感光材料工程

指挥部，在设备部负责引进美国柯达公司

彩色感光材料生产线设备验收与国内配套

设备的订货，还兼管工程部技术科的空

调、空气净化专业的技术工作。1987年我

登上了《厦门日报》的“特区人物志”，

还在《中国建设部》《光明日报》等报刊

的“重点建设项目巡礼”栏目“现身”。

1988年工厂竣工投产，公司安排我到

技术供应部任职，负责彩色感光胶片生产

的原材料国产化。1989年后，中外合资

企业遇到较大困难，我的工作也是乏善

可陈。

不得已，我在1994年办理了提前退

休。之后受聘于厦门英才学校筹委会，主

管建校工作。在这里，我遇到了省设计院

指派的英才学校项目设计负责人兰春校友

（1982级建筑）。

在英才学校之后，我先后在三家房地

产公司任总工，从事过厦门市多个重点工

程的设计和建设，甚至还到厦门园博苑施

工现场当过工程监理。

回想我的职业生涯，前24年在长春光

机所从事精密仪器实验室设计，技术性

强，设计项目年年饱满，有些项目还需要

创新攻关，工作是越干越起劲。而到厦门

特区后，除了轻工业部重点项目——彩色

感光材料厂工作的三年，其余20多年感觉

就是东拼西凑、含金量也不高的“万金

油”工作。只是兑现了“为祖国健康工作

五十年”的承诺，坚持工作到2011年。

健康老人

我从小体质就好，生性好动顽皮，上

学后一直是体育活动的佼佼者。上大学

前，我理解的体育就是比谁跑得快、跳得

高、力气大，球赛就是比输赢。直到进了

清华，在听了马约翰教授在大礼堂的报

告，才开始转变对体育的认识。在清华，

我养成了体育锻炼的习惯，身体素质得到

极大提高。

离开清华后的几十年，我一直保持体

育锻炼的好习惯，无论在长春光机所，还

是在后来其他单位举办的职工运动会上，

我都可以争冠夺金。在长春光机所连续几

年的职工运动会上，我创造了100米、200
米、400米、800米、1500米、5000米等比

赛的新纪录。到厦门后，我多次获得过

厦门市各种长跑比赛、城市健步走的第一

名。年纪大了，我改为慢跑和健步走，每

天走十公里以上，走遍了厦门市的大街小

巷、高低山峦。

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艺术团在央视演

唱的一曲《少年》深深感染了我，我情不

自禁地写下以上回顾自己一生的文字。我

想我们永远是“清华少年”！

2024 年 5 月，刘志湘学长（右）向清华

档案馆捐赠当年毕业证书、各种体育比赛奖状、

证章。左为档案馆副馆长朱俊鹏


